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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

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 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

政策工具大体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 粗略地说，２０１２ 年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 ２０１４ 年秋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

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 ／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

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

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继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

海洋领土主权 ／海洋权益之声索的坚定伸张。 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多少妨碍了中国特

别是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多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 ／外交环境的

复杂性，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主要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 因而，自 ２０１４ 年秋

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主要使用“战略经济”，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

力和更广泛的外交。 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相当急剧地发生的一项重大变迁。
像“战略军事”的已有实践彰显的那样，以“战略经济”为主的未来作为也有审慎

从事的必需。 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高铁项目输出和

“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设想和筹划等去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

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第一，中国就此对邻国的讲话要坦率求实，以取信于邻国、正面影响邻国为压倒性

的实践目的，谨防直接或间接地自我声言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和道德完美主义者。 为

此需要强调邻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将大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 必须尽可

·１５１·

　 学术随笔




能充分地取信于别国政府和别国人民，而取信于人就必须不讲过头话。 同时，还须谨

防生成和流露恩赐心态、“老大”心态和急于求利、“义不及利”倾向。 特别针对后一种

倾向，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恰当地表述愿景的问题，就此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

而明显偏惠弱国贫国的利益分配。

第二，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远更充分的国际

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

它们的真正成功。 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 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

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

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 目前中国一头大热，而其他国家仅小

热和不热，唯已有 ５０ 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事业除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

事业。 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

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 此外，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

中国，我们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

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 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

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

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第三，中国必须注意少说多干。 说得过热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

感和猜疑。 为此须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

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 在推进“一带一路”时，我们要慢，有耐心，一张一弛，有伸

有缩。 实际上，对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亦应如此，因为在它们的领土上建设庞

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固有几乎“天然的”敏感性。 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

主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 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这类建设“天然地”容

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

应。 另外，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

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第四，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因而一定要分阶段，并且要

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中国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

有清醒的认识。 需要仔细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

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和具体的战略设想甚或战略规划。 要根据经

过经久证实的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抱负、实践力度和规划；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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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在另一些方面则放缓和收缩，以待基本条件的改善，以待拟合作国家在它们自己的

参与利益与参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和平衡上较多地倾向于参与利益。 为此，最重要的是

要真正衷心地互利互惠，互创共创，以至于共有共管。 要尊重对方，礼让对方，“熏陶

对方”，这些同样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第五，切勿集中关注经贸 ／投资维度而轻视或忽视社会 ／文化 ／教育等维度。 要注

意大力渐进性地构建“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牧业、医疗、学校、零售商业、扶贫等

各方面。 它们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有关言辞和行为举止要具备有效的

“软权势”，或者说广泛、深入和“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双向的教育建设和人才培养是

“软性基础设施”的重大组成部分，舍此就不能消减中国自身与相关邻国的有关知识

欠缺、技能欠缺和经验欠缺。 要大大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

和其他基本情势的学习，加强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和学习应当是双向的，其中许多应

当是就地的。 我们对国外的了解和认知还很不够，要真正懂得并记住“知识就是

力量”。

第六，犹如近来凸显的亚投行的广大包容性，“一带一路”在它们的某些部分和某

些维度上可以也应当是开放性更大的国际合作事业，可以也应当有选择地欢迎沿途国

家以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 这有助于提高在资本、技术和经验意义上的效率，减

抑一方面的战略性猜疑和另一方面的战略性自满，同时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国家的愿

望和利益。

第七，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

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大大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

为和周边形象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搞顺”中国的

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 这应当是中国对外

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就此，我们需要强调，“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中国对外态势仍

有其相关的显著复杂性。 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

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 此外，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

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有在南沙群岛的五至七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

岛（包括建筑飞机跑道在内的军事或军民两用设施）作为其当今的首要事态。 不仅如

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 ／军事协作已迅速地大为进展，这突出表现在俄罗斯先进军事装

备和技术的加速对华输出以及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可能拟议在日本海的联合军

事演习等方面。 在“战略军事”的这些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

·３５１·





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它们应当是中国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必须严

肃应对的对象。

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

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 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

在？ 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 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

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

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战略统帅

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①为此，所有其他“战场”

的战略期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次

序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的短时间内，开辟或固化了诸多“新战场”或“新战线”，

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形成胜负决定的。 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

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 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 由

此，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

仗一仗地打”。 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具有决定意

义。 更广泛地说，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

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 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

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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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郑孔荀列传》。


